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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陈瑜

张世禄：奠定中国现代语言学科学基础

◆张世禄是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 上世纪30年代初，他陆续

出版了多部音韵学著作，并于193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用现代语

言学的眼光来梳理传统音韵学研究历史的专著《中国音韵学史》。

这些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音韵学研究而闻名

的王力在复旦大学讲学时看到张世禄在台下， 也曾谦逊地说：“张

世禄先生是我的导师，我是读张先生的书开始研究音韵学的。 ”

【开中国现代音韵学之先河】

◆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当局已替张世禄准备好飞机票，劝他到

台湾去。但他却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献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

育事业。 1947年，张世禄曾作一首《自嘲》诗：“书剑飘零作客频，

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那年他45

岁，正走到人生旅途的一半，许多人说，此诗是他前半生的总结，

也是他后半生的预言。

【“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世禄是公认的“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

研究生”的导师。 语言学是艰涩枯燥的，但张世禄却总能把它讲

得明快生动。 据学生们回忆，在他的课堂上总能听到阵阵笑声，

哪怕是音韵学这样令年轻人望而生畏的“绝学”，他也能讲得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他的板书非常有条理，“端正凝重，一笔一划，

毫不苟且”，两堂课下来，满满的黑板就是一个清楚的提纲。

【“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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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 ，

在学界有“南北双璧”一说，“北”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而“南”

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禄。

张世禄是一位全能型的语言学家，

在语言学园地里勤奋耕耘一生，他
著作等身，共计了发表近20部著作、

110多篇论文，他的“足迹”几乎遍布
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在古代汉语、现
代汉语、 普通语言学等领域均有建
树。 2020年，备受学界关注的400多
万字皇皇巨著《张世禄全集》出版，

全面展现了他毕生的学术成就。 在
新旧学科范式更迭的20世纪， 张世
禄留下的学术富矿中贯穿着不变的
思考，那就是引进西学、面向汉语实
际， 为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
道路奠基。 正如他的学生、《张世禄
全集》 主编申小龙所说：“先生毕生
致力于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继
承、改造、发展和创新，引进、消化、

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
同时代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前驱们一
起， 促成了传统语言研究全方位的
质的更新， 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
的科学基础。 ”

1902年， 张世禄出生于浙江省
浦江县东乡的一户书香门第， 他的
祖上三代都以教书为业。 语言文字
学旧称“小学”，是研究“经学”的基
础和入门工具。 和大多数老一辈的
语言学家一样， 幼承庭训的张世禄
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 对古文产生
了浓厚兴趣， 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开
始接触白话文和外语， 这为他后来
研究古代汉语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五四”以后，在新旧文化激烈碰撞
的背景下， 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对
中国传统语言学进行革新发展，成
为20世纪初一代学人的使命， 也是
张世禄年轻时便立下的志向。

1921年， 张世禄考入南京国立
东南大学中文系，师承胡小石、陈中
凡、顾实、柳诒征、竺可桢、梅光迪、

吴宓等著名学者，也曾听过章太炎、

梁启超等学者的讲学。 在这些国学
大师的熏陶下，张世禄潜心研究“小
学”， 他通读了清代文字学家的著
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
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 但他不愿
追随前辈们的老路子， 而试图用科
学的方法来革新传统研究。 “小学”

分为形体、音韵、训诂三个门类，其
中张世禄觉得“音韵”最难学，他在
广泛涉猎高元、 赵元任等前辈学者
的著作、 同时参考各国的语言学书
籍后发现，传统音韵学上的种种“乱
象” 究其根源在于方块汉字拼音的
使用， 使得语音的变迁和纷歧无法
在音读上反映出来。 中国音韵学的
进步， 必须采用一种适当的音标字
母来作注音的工具， 用现代科学的
语音学方法来改造。 在众多学说之
中，他特别欣赏瑞典语言学家、汉学
家高本汉运用西洋比较语言学的方
法来研究汉语语系， 因而不遗余力
地翻译介绍他的学说。 赵元任曾在
一次见到张世禄时将高本汉的 《汉
语词类》与章太炎的《文始》相提并
论，张世禄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章太
炎、 黄侃等前辈学者虽然在古音研
究上集前人之大成， 似乎达到了顶
峰，但是其方法仍是古典式的、不成
系统， 一旦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就能
看出他们的局限。自此，张世禄另辟
蹊径， 走上了用西方语音学原理研
究音韵学的科学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初， 张世禄陆续
出版了 《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
音学》《音韵学》《广韵研究》等著作，

并于193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用现
代语言学的眼光来梳理传统音韵学
研究历史的专著———《中国音韵学
史》。张世禄的音韵学著作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音韵学
研究而闻名的王力在复旦大学讲学
时看到张世禄在台下， 也曾谦逊地
说：“张世禄先生是我的导师， 我是
读张先生的书开始研究音韵学的。”

音韵学研究之外，秉持着“中国语言
学若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必须
吸收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 的理
念， 早年的张世禄也积极介绍西方
语言学理论，出版《语言学原理》《语
言学概论》《语音学纲要》等著作。正

如王力曾说：“最近五十年来， 中国
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
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 ”

张世禄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这些
著作， 为普通语言学知识在中国的
普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起， 张世禄先后
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暨南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公学、无锡国专、光华
大学等校任职。在当时，因为张世禄
在学界极高的声望 ，国民党政府一
直试图拉拢他 。 上世纪40年代 ，为
逃离汪伪政府构陷 ， 他携新婚妻
子张瑞云离开上海到西南各省 ，

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中仍潜心
问学 、 笔耕不辍 。 据张瑞云的回
忆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大儿
子刚满周岁，女儿又出生了，一家人
生活十分艰辛。 吃的是夹有沙子石
子杂粮的糙米饭， 睡的是高低不平
的硬板床， 用的是一块破板两只长
凳搁起来的‘写字台’。 白天张世禄
备课编讲义，或上图书馆钻研业务，

晚上就在小碟子加上三根灯草的油
灯下翻译房德里耶斯的 《语言论》。

操持家务的她稍有空闲就用布兜背
着老大，抱着老二出门游荡，只有这
样才能让仅10平方米的租房安静下
来，让张世禄静心工作。 ”（申小龙，

《张世禄全集》前言）解放前夕，国民
党教育当局已替他准备好飞机票，

劝他到台湾去。 但他却坚定地选择
留下来， 献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教育事业。

1947年， 张世禄曾作一首 《自
嘲》诗：“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
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
自误身。 ”那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
旅途的一半，许多人说，此诗是他前
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后半生的预言。

解放后，张世禄先任南京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1952年院
系调整时来到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
授。 他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开设了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
汉语、汉语诗律学等课程，悉心地培
育学生。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斯
大林有关语言学理论著作的输入和
推广，张世禄意识到“用马列主义观
点、 方法来研究汉语语言学实在是
非常必要的”，因而努力用辩证唯物
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汉语发展
的内在规律。

当时，国内学界研究语法者多，

研究词汇者少， 而词汇恰恰是我国
现代语言学的薄弱环节。于是，张世
禄将目光转向这块荒芜的角落，发
表 《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

《普通话词汇》《小学语法修辞》《现
代汉语》（与胡裕树等合编）等著作，

以及 《词义和词性的关系》《汉语历

史上的词汇变化》等一系列论文。其
中，《现代汉语》 中的词汇部分是他
数十年词汇研究的结晶， 其中提出
了许多创新性论点， 最引人注目的
是他的同义互训词理论、 基本词理
论和类义词理论。在申小龙看来，先
生词汇研究的一大特色， 是将词汇
学研究和传统训诂学的研究结合起
来，“不仅为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开辟
了崭新的领域， 也为汉语词汇研究
突破西方词汇学的传统模式提供了
成功的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张世禄的词
汇学著作中， 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中
小学语文教师和普通读者所作， 如
《谈文学语言的教学问题》 《怎样
正确地认识同音词问题》 《怎样阅
读古典作品》 等论文， 这些文章一
改往常语言学著作的艰深晦涩， 文
字简明、 深入浅出， 并且直击语文
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为语
文教育的改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
是在上世纪50年代， 为回应文字改
革的时代需要 ， 张世禄连续发表
《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汉字
的改革和简化》 等多篇论文， 就汉
字拼音化的意义和作用解群众之所
惑。 事实上， 像这样面向大众的语
言学普及是张世禄一生非常重视的
工作。 在他的著作中， 普及性著作
占一半以上， 解放以后所作的论文
中 ， 这样的文章占到了百分之八
十。 正如学生胡竹安所说， “先生
是学术界的权威， 但他并没有某些
学者那种不屑眼睛向下的高傲。 相
反， 他看到国内语言学知识普遍贫
乏的现状， 认识到提高先得要有一
个普及的基础， 学问只有面向群众
才有真正的意义， 因而把许多的时
间和精力尽先用在 ‘雪中送炭 ’

上。” （胡竹安， 《世禄先生在普

及语言学知识方面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 与王力在北京
大学的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 张世
禄在复旦也开讲 “汉语史” 课， 当
时全国开设这门课的就是这两家。

1956年， 王力出版了我国研究汉语
历史发展的第一本专著 《汉语史
稿》， 而后多次再版； 但张世禄的汉
语史教材却因为历史原因而长期湮
没无闻。 在50多年后的今天， 随着

《张世禄全集 》 整理工作的开展 ，

尘封多年的 《汉语史讲义》 终于重
见天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光
磊认为， 这部著作从上古甲骨文字
到现代五四时期汉语言， 全面检点
研究了4000余年汉语史， 堪称是继
王力 《汉语史稿》 后又一部汉语史
研究的鸿篇巨著， 是中国语言史研
究的可喜收获。

张世禄是语言学界引进西学的
先驱，但在他的治学道路上，面向汉
语实际、 注重汉语的民族特色是他
一贯的主张。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他
与同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的陈望
道、 郭绍虞共同提出要走中国特色
的语言学道路， 为语言学的复旦学
派奠定了宝贵的传统。拨乱反正后，

步入耄耋之年的张世禄不顾年老体
迈 ，着手进行 “自我抢救 ”的工作 ，

“为祖国的语言科学再作努力，以尽
绵薄之力”，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便是
大学汉语教材《古代汉语》。 他将研
究方向转向语法学， 通过一系列专
论和演讲的形式提出了让人耳目一
新的语法理论体系， 为长期在洋教
条束缚下裹足不前的汉语语法学研
究注入了生机。

1980年，张世禄发表《关于汉语
的语法体系问题》一文，他直言不讳
地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抄袭西洋语法
学理论而建立的汉语语法学提出了
批评，“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
点， 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不能概括
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其结果
是语法体系越来越烦琐和难懂难
记， 不利于普及文化和工农大众学
习。 因此，要精简当前的一些“学校
语法体系”，首先“要打破许多洋框
框的束缚”，张世禄将其归结为在词
类、 结构形式和句子类型三个主要
方面的“三根绳索”。 他还多方面地
论及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汉语语法特
殊理论问题，比如，他从根本上否定

了被汉语语法分析视为“金科玉律”

的以形式为纲的西方语言分析原
则，提出“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
属于语法结构形式” 这一新颖的命
题， 这些论点对当时的学界来说是
振聋发聩的。 “在当代中国语言学者
中， 如此鲜明地向积重难返的传统
语法观念挑战， 张世禄先生是第一
人。 ”申小龙至今仍对读书时先生的
一场关于语法的学术报告记忆犹
新，“当时先生年事已高， 由青年教
师搀扶着走上讲台， 在如此高龄还
能提出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 这在
他的同辈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这
样的学术勇气我们都非常钦佩。 ”

1985年， 张世禄出版了凝结其
毕生研究成果之精华的 《张世禄语
言学论文集》。 他在“前言”中写道：

“语音在语言学中物质性最强，与自
然科学联系较紧密， 各民族的语音
规律往往有相同之处， 所以学习汉
语语音时， 宜多多采用西方先进的
技术和方法。至于语法，民族标志的
作用特别显著， 所以研究汉语的语
法时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
学。 至于词汇，它的性质和基础，我
认为是介于语法和语音之间的，所
以有一部分可以参考西洋词汇学，

另一部分必须强调汉语的独特性，

不应当一味模仿西洋语言学。 ”这是
他毕生语言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为
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树立了标尺。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世禄一生
发表的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为学术
争鸣而作，如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
“文法革新”讨论的《向哪儿去开辟
中国文法学的园地———敬答光焘
先生》，针对周祖谟先生《汉语词汇
讲话》而作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

（1956），以及 《古汉语里的偏正化
主谓结构 》（1959）《汉语词源学的
评价及其他———与岑麒祥先生商
榷》（1963）等等。 实事求是、敢于争

鸣是他的治学原则 ， 在学术问题
上，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他却出奇地
“倔强”———上世纪60年代初 ，语言
学界出现了 “语法”与“文法”术语
之争，陈望道校长出于本土化的考
量力主“文法”，但张世禄根据术语
使用的社会性原则，坚持“语法”。

这样的治学态度也一以贯之
在张世禄对学生的教导和要求中。

学生李行杰记得 ，1962年他和朱庆
坪考取了张世禄的研究生，在先生
的寓所客厅上课。 第一次上课，张
世禄指着墙上其胞兄、在美术界与
徐悲鸿齐名的著名画家张书旂的
花鸟画对学生说：“为这幅画，一名
很有才华的学生曾被家兄逐出师
门。 ”原来，这位学生有次近半年没
交作业，最后交的却是这幅花鸟画
的临摹品 ，临摹得惟妙惟肖 ，几可
乱真。 学生期待老师的称赞，不料
张书旂勃然变色 ，斥责道 “我没有
你这样的学生！ 没出息。 你跟在我
后面亦步亦趋有什么意思？ 至多成
为又一个张书旂，可是张书旂又算
什么呢？ ”就这样，这位学生被断然
逐出了师门。 “我们做研究生的第
一课，就从这‘逐出师门’的教诲中
开始。 ”李行杰说，“在以后的几年
中，先生反复告诫我：要独立思考，

走自己的路 ， 不要轻信别人的结
论 ，即使是老师讲的 ，也不能全认
作真理，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令
李行杰颇为感动的是，一年后朱庆
坪因眼疾休学， 只剩他一人听课，

但先生还是专门写了 《等韵学讲
话 》的讲稿 ，雷打不动地每周二晚
上为他上近四个钟头的课。 （李行

杰 ， 《新松恨不高千尺———张世禄

先生治学回忆》）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世禄是公
认的“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

的导师。 语言学是艰涩枯燥的，但张
世禄却总能把它讲得明快生动。据学
生们回忆，在他的课堂上总能听到阵
阵笑声，哪怕是音韵学这样令年轻人
望而生畏的“绝学”，他也能讲得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 他的板书非常有条
理，“端正凝重， 一笔一划， 毫不苟
且”，两堂课下来，满满的黑板就是一
个清楚的提纲，“每章每节之间总要
有关联、 照应， 好像章回小说一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讲课讲得好， 得益于张世禄在
长达6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所摸索出
来的“方法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

他就在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中成立了语言文字组， 开我国教育
史上语言学专门化教育之先河。 作
为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的典范，对
语文教学方法的研究也是张世禄学
术成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在语
文教学上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
点，切中教学问题的时弊。 比如，古
文读本常见的作品编排方法是先秦
开首，明清收尾，由源至流，能了然
书面语的发展趋势， 但张世禄认为
这样和教学与教材编排难度由浅入
深的原则不符，在古文教学上“逆流
溯源”更为有利，先读《聊斋》、明清
小品， 次读唐宋八大家散文， 再读
《史记》《汉书》《左传》《孟子》《论语》

及其他先秦诸子，最后读《周易》《尚
书》， 这样循序渐进， 适应性更强。

（申小龙，《张世禄全集》前言）

为学界不断贡献思想之光的
同时，张世禄一直承担着超负荷的
教学任务。 1981年，张世禄被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高校文科第
一批博士生导师。 他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忙碌的教
学工作 ， 是一再被压缩的科研时
间， 正如他在给学生的信中提及：

“弟台劝我将一切杂务摆脱， 事实
上杂务正像狂风暴雨般的向我袭
来……修改‘音韵学史’和编写‘诗
律学’的计划，不知何时能够实现！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 只有
自己叹惋。 ”但他仍然坚持亲自培
养学生 ，在晚年视力很差 、读写异
常吃力的情况下，他依然对学生有
求必应，评审论文几乎把纸贴在面
孔上。 改革开放后，他以耄耋之年
带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和两届博士
研究生，直至他去世。 “张先生晚年
就像一头老牛。 它任劳任怨，吃的
是草 ，挤出的是奶 ，终日牵挽着超
重的车辆，行走在一眼望不到尽头
的山坡路上。 ”学生严修这样说。

1991 年 ， 教了一辈子书的张
世禄荣获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的荣
誉称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而这一
年，他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张世禄（1902—1991）语言文字学家。 字福崇，浙江浦江人。 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 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

编辑，暨南大学、无锡国专、光华大学、云南大学、贵阳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旦大

学教授，以及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顾问。 毕生致力

于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文字研究，对音韵训诂之学造诣尤深。 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中国训诂学概要》《中国文字

学概要》《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言学原理》《古代汉语》《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等。

张世禄是语言学界引进西学的先驱，但在他的

治学道路上，面向汉语实际、注重汉语的民族特色

是他一贯的主张。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与同为中

国第一代语言学家的陈望道、郭绍虞共同提出要走

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为语言学的复旦学派奠定

了宝贵的传统。 晚年，他将研究方向转向语法学，通

过一系列专论和演讲的形式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

的语法理论体系，为长期在洋教条束缚下裹足不前

的汉语语法学研究注入了生机。 “在当代中国语言

学者中，如此鲜明地向积重难返的传统语法观念挑

战，张世禄先生是第一人。 ”学生申小龙这样说。

给研究生上的第
一课， 是从 “逐出师
门”的教诲中开始

打破 “洋框框”，

致力语法学的本土化
创新

回应时代需要 ，

为普及语言学知识
“雪中送炭”

引进西学， 用科
学的方法革新音韵学
传统

张
世
禄
代
表
作
一
览

《中国音韵学史》《语言学原理》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古代汉语》

面向汉语实际
注重汉语的民族特色

荨 章德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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